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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兪平伯
兪平伯（一九○○至

一九九○年），浙江德清
人，詩集有《冬夜》、《
憶》、《西還》等，其中

《冬夜》是我國第三部的新詩集。在新詩史上
有特殊的地位。他一九一八年寫的《春水》，
是詩人現存的第一首新體詩，該詩是這樣的：

一
五九與六九，抬頭見楊柳。
風吹冰消散，河水綠如酒。
雙鵝拍拍水中游；眾人緩緩橋上走，
都說 「春來了，真是好氣候。」
二
過橋聽兒啼，牙牙復牙牙。
婦坐橋邊兒在抱，向人討錢叫 「阿爺！」
三
去年決了滹沱口，丈夫兩男相繼死；
弄得家破人又離，剩下半歲上孩兒。」
四
催車快此走，不忍再多聽。
日光照河水，清且明！
一、詩受舊體詩的格式影響很深。一開頭

就以五古用上聲二十五宥部的 「九、柳、酒」
開局，緊接着第三句用雙七字句，第四句用雙
五字句。二、三段都用整齊的 「五、五、七、
七」字入詩，且押韻，使讀者感到很親切、流
暢。

二、章法上層次分明。第一段寫貴人之樂
，第二段寫貧者之愁，第三段寫婦嬰之苦，第
四段寫出人間之不平。用字不多，簡潔、清
晰。

三、詩是以情志事，記述中國農村中的一
家遭受洪災的悲劇──孤兒、寡婦的哭訴，而
另一方面，以白鵝輕快在水中拍游，都說 「春
來了，真是好氣候」，以 「比」的手法，寫出

舊社會的兩極現實。這首詩成了戰鬥的檄詩，不知無病呻吟之
作，受到了社會的敬重。

八 徐志摩
徐志摩（一八九六至一九三一），浙江海寧人。是新月派

的代表人物。著有詩集《花雨》、《志摩的詩》、《翡冷翠的
一夜》、《猛虎集》、《雲浮》等。他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
寫的《再別康橋》，是作者最有名的詩作之一，全詩是這樣
的：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
天的雲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陽中的新娘；波光裡的艷影，
在我的心頭盪漾。軟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搖；在康河
的柔波裡，我甘做一條水草！那榆蔭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
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間，沉澱着彩虹似的夢。尋夢？撐一支長
篙，向青草更青處漫溯；滿載一船星輝，在星輝斑斕裡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
今晚的康橋！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來；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

詩中的康橋也即是作者早年學習的地方。
徐志摩不是寫個體詩的詩人，但從這首詩的結構，可以看

出它受傳統舊體詩的影響很深。本詩共七節，每節四句，一般
都每句六、七個字，最多八個字，整齊而有變化，新舊體結合
味很明顯。

大都押韻，如首句 「來、彩」，次句 「娘、漾」，第三句
「搖、草」，第六句 「簫、橋」，第七句 「來、彩」，第四、

五句雖沒押韻，但第三、第六句押韻，屬隔句押韻式，如舊體
歌行，用平聲韻，突然改用仄聲一樣，正因為押韻句短，故受
到讀者歡迎。

在詩中，作者借景抒情，把對康橋無法抑制的留戀滲透到
綺麗幽靜的風光描寫中，不着一字 「惜別」，卻讓人感到惜別
感傷。而 「輕輕」的來， 「悄悄」的走，這一意境，更在無聲
中顯示了別離的凝重，筆法特致。

詩第一節末兩句：
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最後一節末兩句：
我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雲彩。
「作別」 「不帶走」內涵很深，作者的筆法，與上面郭沫

若的筆法可說完全一樣。
從上面八位作者的八首早期新詩的分析可知，新體詩決不

是散文的分行，而是繼承傳統詩──筆法，並從結構、句式方
面下苦工匠。我本人認為：新詩的作者，要寫好新體詩，須多
讀多深入研究祖國寶貴遺產──唐宋詩詞，從中吸取營養、充
實、提高自己。 （下）

抵達智利首都聖地亞哥
的當天和第二天，我就去拜
訪了巴勃羅．聶魯達的兩個
故居。

五十多年前中學時代就
知道這個南美洲大詩人，覺

得他的詩的標題《葡萄和風》、《伐木者醒來吧》
就富有詩意；他曾多次訪問中國，詩人艾青兩次全
程陪同，與他結下深厚友誼，艾青也曾去聖地亞哥
回訪，寫了獻給他的詩。從前覺得智利太遙遠，它
的狹長領土太離奇，而現在我從紐約登機，九小時
後就到了聖地亞哥，就可漫步在寬闊的阿拉梅達大
道上，那遙遠和狹長的神秘感都頓時消失，而聶魯
達的家，他賦詩寫歌的處所，似乎很突然而又親切
地出現在我的眼前。

聶魯達（一九○四─一九七三）很早就顯露
詩才，二十歲時出版詩集《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
的歌》，曾得到智利女詩人、拉丁美洲第一位獲得
諾貝爾文學獎的米斯特拉爾的鼓勵和讚賞。因其父
反對他寫詩，所以他用捷克詩人聶魯達的姓氏做自
己的筆名，以致後人都不知其本名。青春年少之後
，他不再是一個只寫情詩的詩人，他開始放眼祖國
、拉丁美洲和世界，懷抱理想，追求真理，反對暴

政，為和平和正義事業而奮鬥，終於成為一個時代
詩人。一九七一年， 「因為他的詩作具有自然力般
的作用，復甦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 而榮獲諾
貝爾文學獎。

他中年時加入智利共產黨，一九六九年被智共
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第二年協助其朋友、人民統一
黨候選人阿連德競選，阿連德就任總統後任命他為
駐法大使。一九七三年，阿連德被軍事政變推翻，
以身殉職，聶魯達深受刺激，卧病不起，於同年辭
世。

聶魯達在聖地亞哥城內的故居是一棟藍色小樓
，位於一座山丘腳下的僻靜街道，室內空間窄小，
在各小房間裡陳列着他生前搜集或受贈的各種紀念
品：瓷器、玩偶、時鐘、塑像、圖畫，其中兩個耳
朵很長、留山羊鬍子的木雕顯然來自智利的特殊領
地復活節島。看到不少色彩鮮艷、古里古怪的陳列
品，來訪者一定會感到奇怪：這是文人之家？這是
作家故居？在一個著名詩人的故居博物館，為什麼
連一本書也沒有？連一份手稿也不見？

到詩人的另一所故居，參觀者同樣會感到驚奇
。這個故居在聖地亞哥西邊的瓦爾帕萊索港市，一
棟三層小樓，位於高高的山丘小巷，面臨開闊的港

灣，兩側是色彩斑駁的平民住房。小樓第一層為聶
魯達的朋友、一對畫家夫婦所有，天花板上飾有美
麗壁畫。二樓是聶魯達的卧房，三樓是他的書房，
就像聖地亞哥城內的故居一樣，這裡陳列着各式各
樣裝飾品，可就是沒有書和手稿。

詩人家裡的所有文字都毀於一旦。那是聶魯達
病危之際，獨裁者皮諾切特派兵抄他的家，掠走了
所有書籍和手稿，然後全部焚燬。抄家的主要目標
是武器，聶魯達對那些士兵說： 「這裡的唯一武器
是詩句。」士兵們居然就把詩稿、詩集都當作軍火
抄走了，而獨裁者也確實像害怕武器一樣害怕正義
的詩句，害怕輿論和真理。

我見書房牆上有一幅肖像，顯然是美國民主詩
人、《草葉集》作者沃爾特．惠特曼。據說，當年
有人問他： 「這是您父親嗎？」他答道： 「是的，
我的 『詩父』。」在長詩《伐木者醒來吧》裡，聶
魯達在寫到蘇聯衛國戰爭和戰後建設時，他要他的
「深沉的長兄」惠特曼抬起他的 「草葉的鬍子」，

跟他一起看望戰後景象，還要惠特曼把他的嗓音給
他： 「把你的聲音給我，／把你埋在土裡的胸懷的
重量，／把你臉上莊嚴的銀鬚給我，／讓我歌唱這
些重新開始的建設！／我們一起歌唱所有的／從痛
苦中挺立起來的／從長期沉默中／從莊嚴的勝利中

升起的一切。」
聶魯達這個故居的所有窗戶都朝着南太平洋及

其港灣，牆上貼着古老的海圖，掛着大帆船乘風破
浪的圖畫，桌上放着地球儀和帆船模型。他愛海，
愛船，愛船形的房子和舷窗一般的窗戶，愛凝望遠
航歸來的船隻。連他寫詩的筆也只用藍色和綠色的
墨水，那是海水的顏色。這所海船般的房子把他和
海洋連在了一起。艾青在獻給聶魯達的長詩《在智
利的海岬上》中寫道： 「你愛海，我也愛海／我們
永遠航行在海上」 ， 「日日夜夜望着海／聽海濤在
浩嘆／也像是嘲弄／也像是挑釁／巴勃羅．聶魯達
／面對着萬頃波濤／用礦山裡帶來的語言／向整個
舊世界宣戰」 。

一九五四年，艾青接受智利眾議院議長的邀請
訪問智利，長途跋涉後與聶魯達親切重逢，此行既
是祝賀他五十歲華誕，又是對他一九五一年訪華的
回訪。艾青在聶魯達接待友人的黑島寓所愉快地逗
留了一個月。這個船形寓所位於一個海岬，窗戶外
便是浩淼的太平洋。兩位詩人把酒傾談，回憶在中
國一起旅行的日子。艾青曾對他說，中文譯名 「聶
魯達」的 「聶」是三個耳朵，問他第三個耳朵該放
在何處，他不加思索便答道： 「就放在前額上吧，

讓它傾聽未來。」想起愉快往事，兩人都不禁放聲
而笑。最後分別時刻，彼此依依不捨，艾青後來在
《告別》這首詩中寫道： 「淺灰色的早晨／我離開
你／離開你動人的聲音／離開你溫熱的手掌／離開
你寬闊的胸膛／離開你的擁抱／說了一聲 『再見』
／不可能許下重聚的日期／就這樣地，我離開你
……」

世界上正直善良的詩人似乎大多命途多舛，聶
魯達和艾青也不例外。如果真能用 「第三個耳朵」
傾聽未來的話，他們兩人似乎都可 「聽見」自己今
後的命運，預知自己只能聽憑命運的擺布，遭受一
次次打擊，歷經一個個苦難。

早在一九三二年，艾青從法國留學回國後，因
參加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而被關進牢房，三年零三
個月後才出獄，不過，倒是鐵窗生活成全他，使他
成了詩人。一九四八年，聶魯達受政府迫害，只好
冒生命危險，秘密橫越安第斯山，穿叢林，踏積雪
，騎馬摔昏在岩石上，跨越幾乎無法通過的河川，
逃離了智利，不過，這倒是使他走向了世界，在歐
洲和亞洲都留下了足跡和聲音。一九五七年，艾青
接待再訪中國的聶魯達，兩人都想不到的是，當聶
魯達離開北京時，艾青竟不能到機場送行，因為他
被劃為 「右派」，成了 「痰盂」。聶魯達深感痛心
，在自傳《回首話滄桑》的《再訪中國》一章中寫
道： 「陪伴我走遍各地的詩人艾青，他的命運十分
悲慘。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後來允許他寫作，
但永遠不再讓他在自己的作品上署真名─一個在
國內外早已聞名的名字。他就這樣被判處文學自殺
的刑罰。」 他後來曾不止一次向他遇見的中國文人
表達他對艾青的思念之情，關切地問道： 「艾青在
哪裡？」

被流放在新疆的艾青自然不知道聶魯達去世的
消息，不知道皮諾切特政府把他草草埋葬，而沒有
根據其遺囑安葬在黑島。直至近二十年後，即皮諾
切特下台後，他的遺願才得以實現，他的墳墓朝着
海洋。

一生面向海洋，聶魯達因而有開放的思想、追
求自由的精神、經受磨難的意志，用其感情激越、
氣勢磅礴、洋溢着對大自然和人類之愛的詩作 「復
甦了一個大陸的命運和夢想」 。他確實也曾介入政
治，但因為他是一個真正的詩人，那籠罩他的政治
煙塵總會消散，人們將永遠緬懷作為詩人的他。記
得二○○四年，為紀念這位拉丁美洲最偉大的詩人
誕生一百周年，各國媒體作了許多報道：智利人民
高舉詩人肖像遊行，飛機撒發他的詩頁；意大利拍
攝表現他流放生活的影片；德國放映關於他生平和
詩歌的紀錄片；美國作曲家列伯森為他的詩譜寫歌
曲；爵士樂女歌手魯西安娜出版唱片《聶魯達》；
中國作家協會詩刊社和北京大學聯合舉行紀念活動
；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行詩歌朗誦會，等等。

我想用一九五四年七月艾青在智利寫的《礁石
》這首詩來結束本文。在智利太平洋沿岸有許多黑
色礁石，眼望浪打礁石的景象，艾青一定聯想到聶
魯達和他自己──兩個面向海洋、熱愛海洋而又經
得起海洋考驗的人：

一個浪，一個浪／無休止地撲過來／每一個浪
都在它腳下／被打成碎末，散開……／它的臉上和
身上／像刀砍過的一樣／但它依然站在那裡／含着
微笑，看着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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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大海的聶魯達
陳 安

「清明」節前，我冒着濛濛細
雨，從杭州城出發去西湖龍井茶場
參觀。翻過高聳的山嶺，鑽出青翠
的毛竹林，低頭俯視，但見山腳下
一片片白霧，似茫茫大海，一陣陣
綠風，捲起朵朵浪花。採茶姑娘們

身披彩色的塑料雨衣，透出紅綠夾祅，腰挎黃色茶籃，三
三兩兩，有說有笑地從山腳下攀登上來。

那不是採茶能手巧姑嗎？她額上汗涔涔的，像綴着珍
珠；臉上紅撲撲的，渾身上下散發出青春的活力與健美。

「巧姑，我看看你採了多少茶葉！」我接過她手中的
茶籃，頓覺一陣清香撲鼻。嫩芽初摘，如同蓮心，或二葉
一芽，或一葉一芽，有毛鋒，帶毫光，呈翡翠色，由於細
雨的滋潤，個個鮮亮可愛。然而，只裝了一個籃底，估計
不過半斤左右，我不由得脫口說道： 「怎麼採這點呀？」

「少？你道是夏茶、秋茶，十斤，二十斤才起眼，告
訴你，這是明前茶。就是這麼一點點，我採了整整一個上
午，爬了五、六個山頭哩！」巧姑像連珠炮一樣衝着我說
，顯得有些委曲。

我感到一時失言，驀地想起昨日茶場楊師傅的一席話
： 「名聞中外的杭州西湖龍井茶一年要採四季，即春茶、
夏茶、秋茶和晚秋茶；春茶又分明前（清明前）、雨（穀
雨）前與雨後三種，以明前茶為珍品中的珍奇品，特級龍
井茶都是在這段時間採製的。特級茶的標準長度是二厘米
，由於茶芽萌發時間不一，長短不齊，有的茶蓬有得採，
有的茶蓬沒得採，所以採特級茶是滿山跑，嶺頭角腦到處
找，像鳥尋食一樣……」

「你不是嫌少嗎？要不要我倒在塑料布上，讓你數一
數，這半斤特級茶有多少茶芽？」巧姑向我發起了 「進攻
」。

我順口答道： 「估計有三、四千個吧。」 「虧你說得
出口！」巧姑得意地說： 「告訴你，前天我採了一斤特級
茶，一共有三萬八千個茶芽。」

「有這麼多呀？」我驚訝了，方知特級龍井所以珍貴
，一半是因為裡頭有這些心靈手巧、勤勞純樸的採茶女的
心血呀。

採茶女 曹乾石

﹁清
明
﹂
，
彌
足
精
美
的
詞
。
充
滿
正
能
量
。

我
國
重
要
的
民
俗
節
日
中
，
清
明
節
是
唯
一
以
節
氣
命
名
的
。
清
明
時
光
，

鶯
飛
草
長
，
桃
紅
柳
綠
。
古
代
，
在
這
個
節
日
裡
，
人
們
藉
着
春
天
賜
予
的
活
力

，
大
大
熱
鬧
一
番
。
活
動
中
有
插
柳
戴
柳
、
放
風
箏
、
盪
鞦
韆
、
鬥
雞
等
項
目
。

各
擇
所
愛
，
其
樂
融
融
。

誠
然
，
祭
祖
掃
墓
是
清
明
節
習
俗
重
點
。
民
諺
有
﹁三
月
清
明
雨
紛
紛
，
家

家
戶
戶
上
祖
墳
。
﹂
之
說
。
上
墳
，
是
人
們
出
於
對
先
人
的
尊
崇
緬
懷
之
情
。
孔

子
對
祭
祀
祖
先
的
解
釋
是
：
後
輩
對
家
族
的
長
者
，
生
前
應
盡
心
盡
力
地
侍
奉
，

長
者
歿
後
，
也
同
樣
對
待
，
以
感
恩
他
們
對
家
、
業
的
貢
獻
。

清
明
時
節
，
春
回
大
地
，
萬
物
復
甦
。
人
，
也
生
機
盎
然
地
投
入
戶
外
活
動

。
人
們
正
藉
着
掃
墓
時
機
，
闔
第
而
出
舉
行
個
春
遊
踏
青
。

清
明
上
墳
，
是
大
自
然
中
生
命
與
亡
靈
的
一
種
微
妙
溝
通
。
這
日
子
，
也
是

縈
繞
着
全
家
老
少
對
先
祖
的
哀
思
和
野
外
歡
聚
的
時
刻
。

我
家
的
祖
墳
在
靈
隱
法
雲
弄
老
村
落
的
山
間
。
每
在
清
明
的
前
三
日
或
後
四

日
裡
，
趁
個
風
和
日
麗
的
日
子
，
一
個
電
話
，
兒
、
媳
、
女
、
婿

、
孫
子
們
舉
家
出
動
。
帶
上
裝
着
蔬
果
酒
菜
，
糕
糰
及
香
燭
的
行

囊
，
驅
車
前
往
。
到
達
靈
隱
山
前
，
寄
了
車
，
一
家
人
披
着
明
媚

春
光
，
踏
着
茶
地
陌
阡
，
穿
越
溪
旁
小
路
，
迤
邐
到
了
父
墳
前
。

去
春
今
春
一
年
間
，
父
墳
前
的
雜
草
叢
生
，
似
在
墓
道
上
夾
道
歡

迎
我
們
。

除
草
打
掃
的
活
，
兒
孫
們
早
已
不
令
而
動
。
當
我
們
擺
饌
上

香
時
，
傳
來
鄰
墓
上
墳
後
人
的
琅
琅
笑
語
，
又
見
其
墳
前
紙
錢
灰

飛
。
據
老
人
們
說
，
這
飛
舞
的
紙
灰
，
便
是
祖
先
們
已
在
空
中
收

納
了
子
孫
們
的
一
片
孝
心
。
此
情
景
，
不
正

是
古
詩
﹁清
明
何
處
不
生
煙
，
郊
外
微
風
掛

紙
錢
，
人
笑
人
歌
芳
草
地
，
乍
晴
乍
雨
杏
花

天
。
﹂
的
真
實
寫
照
？

我
凝
視
着
父
墳
前
的
旺
然
香
火
，
回
憶

起
兒
時
母
親
給
我
講
述
父
親
艱
難
立
業
、
成

家
的
故
事
，
以
及
父
親
業
醫
一
生
對
窮
人
貧

病
不
計
的
片
斷
。
沉
思
中
，
孫
兒
們
的
一
陣

歡
笑
把
我
從
回
閃
中
喚
醒
。
墓
主
兒
子
的
我
，
覺
着
融
在
太
平
盛

世
的
今
朝
之
幸
。
知
足
常
樂
。

掃
墓
畢
，
在
綠
色
的
歸
途
中
，
當
然
不
捨
山
道
旁
的
野
菜
。

於
是
一
家
大
小
競
折
腰
採
摘
起
來
。

晚
餐
中
，
這
些
馬
蘭
頭
、
薺
菜
、
小
野
筍
等
成
了
我
們
舌
尖

上
的
春
天
。

﹁清
明
﹂
，
自
古
至
今
不
知
有
多
少
文
人
騷
客
賦
詩
傾
懷
的

。
尤
是
那
首
耳
熟
能
詳
，
幾
是
家
喻
戶
曉
的
詩
﹁清
明
時
節
雨
紛

紛
，
路
上
行
人
欲
斷
魂
，
借
問
酒
家
何
處
有
，
牧
童
遙
指
杏
花
村

。
﹂
作
者
杜
牧
將
清
明
時
節
野
郊
一
角
的
雨
景
切
割
下
來
，
僅
以
四
句
詩
編
織
出

一
幅
生
動
畫
面
。
字
裡
行
間
淋
漓
着
濃
厚
的
春
天
氣
息
。
作
品
引
人
入
勝
，
令
讀

者
處
於
一
個
濕
潤
溫
和
的
空
濛
野
鄉
。
在
這
毫
無
污
染
的
純
淨
環
境
裡
，
還
見
着

一
個
戴
着
斗
笠
，
騎
在
牛
背
上
的
牧
童
。
隨
着
牛
步
的
緩
行
，
小
牧
童
的
身
子
正

前
後
微
動
着
。
這
是
作
品
《
清
明
》
的
潛
台
詞
。

作
品
《
清
明
》
何
啻
是
一
首
耐
賞
的
詩
，
一
幅
清
麗
的
畫
，
更
是
一
則
意
味

雋
永
應
景
的
簡
明
新
聞
。
這
僅
二
十
八
個
字
的
﹁清
明
﹂
詩
，
着
實
具
備
了
五
個

W
的
新
聞
要
素
。
﹁清
明
時
節
﹂
，
將
﹁時
間
﹂
交
代
了
，
﹁路
上
﹂
二
字
寫
出

了
地
點
，
﹁行
人
﹂
﹁牧
童
﹂
四
字
點
明
了
﹁人
物
﹂
，
﹁借
問
酒
家
﹂
闡
明
了

﹁故
事
情
節
﹂
，
﹁牧
童
遙
指
杏
花
村
﹂
將
事
物
的
﹁結
果
﹂
敘
述
得
明
明
白
白

。
遺
憾
的
是
當
時
尚
無
報
刊
雜
誌
，
要
有
，
杜
牧
絕
對
是
位
高
級
記
者
。

﹁清
明
﹂
二
字
真
好
！
無
不
是
朗
朗
乾
坤
，
明
鏡
高
懸
，
萬
民
通
氣
的
展
現

。
今
日
，
於
風
清
氣
正
中
，
那
些
污
吏
當
是
﹁官
不
聊
生
﹂
。

清
明
，
你
好
！

􀎠清明􀎡話題 童德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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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並非只是祭祖
掃墓的節日，它既是節
日，又是節氣，從事農
業及老年人是曉得的，
只知道公曆的新生代卻
不甚寥寥。

節氣，指農曆（陰曆）的二十四個時節和
氣候。根據太陽的位置，在一年的時間中定出
二十四個點，每一點叫一個節氣，通常也指每
一點所在的那一天。這是老祖宗訂定用以指導
農事的補充曆法。

我們的祖先經長期摸索總結，遠在春秋時
代，就定出了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個節
氣。以後不斷改進與完善，到秦漢年間，包括

清明在內的二十四個節氣已經確定，漢武帝太
初元年（公元前一零四年）頒行的《太初曆》
，正式把二十四個節氣訂入了曆法。

關於清明的時間，《淮南子》裡是這樣記
載的： 「春分後加十五日，太陽到達黃經十五
度時。」《辭海》 「清明」條也是如說： 「每
年四月五日前後，太陽到達黃經十五度時開始
。」二十四節氣中，春分與清明是前後相鄰的
兩個節氣，春分後第十五天便是清明，一般在
陽曆四月五日左右。

在二十四個節氣中，清明是反映氣候和物
候的重要節氣。

清明時節天清地明，氣候溫暖，惠風和暢
，萬物復甦，草木現青，大自然呈現欣欣向榮

景象，對此多種典籍有載，如宋代陳元靚《歲
時廣記》： 「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潔。」元
人吳澄的《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也說： 「三月
節……物至此時，皆以潔齊而清明矣。」《歲
時百問》一書亦云： 「萬物生長此時，皆清潔
而明淨，故謂之清明」。《辭海》 「清明」條
也說：到了清明，黃河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平
均氣溫一般在十度以上，我國大部分地區氣候
溫暖，草林萌茂，改變了冬季寒冷枯黃的景
象。

清明時節，新一年的農事進入大忙，《辭
海》：到了清明……農業生產上都忙於春耕春
種，江南農諺： 「清明穀雨兩相連，浸種耕田
莫遲延。」 「種樹造林，莫過清明。」

清
明
節
氣

陸
茂
清


